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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柳子庙
柴薪

从柳州到永州我走的是逆旅

与你走的方向不同

当年你是先到永州，再去柳州

一路往南，越走越远

离长安越远，离河东越远

漫天风雪中，把自己走成了一粒微尘

三九天的一抹余晖中，我走进柳子庙

天下的文章都在此

文冠八家，八愚千古

匾额、楹联上的文字，字字珠玑

所有的赞誉都不为过

都沉重的如庙中的石阶

闪烁着岁月痕迹

文章在庙堂，文章在民间

都一样熠熠生辉

在柳子庙，青砖黑瓦像文字的叠加

庙宇的檐角像文字的骨骼，像你的风骨

千百年来指向天空

清风明月，过尽千帆

柳子庙中的一草一木

千百年来，似乎从未褪色

柳子庙前的愚溪

从远处流来，又向远处流去

溪流曲折，溪水碧绿

下游的某个拐弯处就是小石潭

我把手伸进愚溪中浣洗

愚溪曾留下过你传世的诗文

而我经过时，只留下了照片

对未来的自己说
周卫平

湘江的风说青春巍峨

光阴在求实路落款许一身蓬勃

在不长个头长勇气的年纪拨弄心弦

成就这首青春的歌

大雁飞过说天空辽阔

滚烫的青春从这里出发泼墨山河

在这多期待有留白的年纪链接未来

缤纷这首青春的歌

赴心愿之约共山河磅礴

沸腾着在乎热恋家国

即刻出发再出发

笃定目及星辰见证你当时所说

赴你我之约共凡间烟火

路上的遇见不胜为荷

落笔远势显风骨

唯美青春剪影一如你当时所说

翻阅繁华和落寞终懂得

苦口的入心的话语也是千里马的粮草

有得忙派上场是荣耀亦是祝福

奋蹄的风景激扬青春韵脚

对未来的自己说

多年后遇见预见的自己感谢曾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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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晃 ，叶 蔚 林 离 开 我 们 十 七 年 了 。他 长 我 十 岁 ，

2024 年正好九十岁。“文革”中，他随省歌舞团的同事一

道，下放到江华瑶乡整整五年，与瑶族同胞同吃、同住、

同劳动，村里的大小事务，他都参与。这些生活，为他以

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带来了复出后亮眼的成

就：《没有航标的河流》《蓝蓝的木兰溪》先后获全国优

秀中篇小说、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百分之八十的作品，

是写瑶族生活的。有人说，他是瑶族书写文学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

是瑶族人民的生活养育了他的文学，他也用他的

文学才华回报了养育了他的瑶族人民。

不久前，江华瑶族自治县主办“叶蔚林与瑶族文学

研讨会”，作为叶蔚林的老友，我和彭见明、蔡测海，从

长沙赶到江华，会老友……然而，这次我们与叶蔚林，

已是阴阳两隔，只能与他的铜像合影。

江华瑶乡，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第一次走进江

华，是整整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那一年，我入伍三年

后，部队准许我回家探亲。那时，我父亲正在江华大山

里一个小水电站工地做工。在老家看望母亲之后，我就

辗转来到江华瑶乡。那时，江华的县城还在水口镇。记

得那一天，下大雨，穿城而过的一条小河涨大水。镇子

里的许多人从家里走出来，焦急地站在河岸，观看河水

的涨势……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镜头，仍然鲜活地留在我的

心里。

多年之后，我到省作家协会、省文联工作。因为参

加江华的文学活动，我多次踏入过这片土地、这座小

城。而每一次走进这座小城，小城都有惊喜的变化。尤

其是这一次，小城俨然像一个大都市了。街道开阔、气

派！真可以自豪地称为“神州瑶都”了。

江华人之所以如此有底气地称自己的小城为“神

州瑶都”。因为他们是全球瑶族人口最多的县，是瑶胞

最多的聚居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蔚林在省歌舞团创作室

工作。他当时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

等一批唱红华夏大地的歌曲。1970 年，省歌舞团的演职

人员，全部下放到江华瑶乡锻炼。这其中就有叶蔚林，

还有一个后来因优美的歌喉饮誉华夏大地的李谷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文学界迎来了一个爆发

期，一大批长、中、短篇小说，连连获得茅盾文学奖、全

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等大奖。为此，被国人称为“文学

湘军”。叶蔚林就是“湘军”中的大将。

大概是四五年前，老友、瑶族诗人黄爱平突然来找

我，他说江华县委、县政府准备好好开掘、使用叶蔚林

创造的瑶族文学资源，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既是

为了纪念这位瑶族书写文学的开拓者，也是为了推动

瑶 族 文 学 的 发 展 。县 里 决 定 出 一 套《叶 蔚 林 作 品 全

集》、建一个叶蔚林文学馆、立一个叶蔚林铜像，命名

一条叶蔚林街道。爱平说，要请我为叶蔚林作品全集

写一个序言。我为县里的这个极具文化远见的决定拍

案叫绝，对他们交代的任务也一口应允……很快，这套

上下两本一百多万字的《叶蔚林作品全集》，就摆到了

我的面前。

这次，江华要举办“叶蔚林与瑶族文学研讨会”，又

把我们几位叶蔚林生前好友喊来。我们看到，他们规划

中的叶蔚林的“四个一”，正在逐步落实。

这一天，我们在主人的陪同下，沿着一条河边街

道走来。这是江华的老县城，新城威威武武耸立起来

后，老城就冷落了。这次，江华又动大手笔了。他们策

划启动了一个“两河三岸”的项目。把瑶家风情、瑶族

文学的元素注入整个项目，用文化装饰、翻新这座老

城 。一 条 条 古 老 的 街 道 ，铺 上 了 青 石 板 ，一 栋 栋 承 载

百 年 风 雨 的 木 板 吊 脚 楼 ，棕 黑 铮 亮 ，古 香 古 色 。古 街

河 边 一 个 个 退 役 多 年 、衰 败 了 的 码 头 ，正 在 修 复 。主

人向我们介绍，这条街，这条河，当年拍摄电影《没有

航 标 的 河 流》时 ，就 是 取 景 地 。《没 有 航 标 的 河 流》的

主人公、船老大盘老五与他的情人相会，就在那个码

头上……我们将在这河边的老街上，塑一个个《没有

航 标 的 河 流》作 品 里 的 人 物 ，还 原 电 影 拍 摄 时 的 场

景。叶蔚林文学馆也选址在这座老城里，这条蓝蓝的

小河边……

大家越听越兴奋。把文学作品开发好、用好，是能

够吸引人们的眼球的，是能助力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的。成功的例子，如古华的《芙蓉镇》，电影拍摄完，

湘西人把拍摄地——永顺县王村镇的许多拍摄场景保

留下来，并将王村改名为芙蓉镇。如今，那里的游客一

年比一年多。去年，我到那里旧地重游。听当地人介绍：

这个小小的镇子，8000 多个民宿的床位，天天爆满。一

年全镇旅游收入就达三亿多元。

我似乎看到，今天潇水河边这座冷冷清清的古镇，

明天将会有满街川流不息的游人。

老友叶蔚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而今天，我们

觉得，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漫步在江华老城的古街

上，讲他在江华瑶乡生活的故事。就像当年，我和他在

韶山采访时，听他讲了一个从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

面的农妇坐火车的故事一样。他说，那农妇下车时忘了

拿自己的行李，急得直哭，车站服务员过来安慰她：你

别急，我帮你打个电话给前边的车站，要他们帮你把行

李取下来。农妇以为，电话也会像火车、汽车一样，是可

以坐的，载客的。于是问：是火车快还是电话快？“当然

是电话快呀！”“那快让我坐电话去，坐电话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经常结伴下乡采访。那时

候，我们一些年轻的文友，工资都很低，而他参加工作

比我们早，每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他掏腰包，

买些松子糖、花生米招待我们……他那份兄长般的关

怀，一直温暖在心。

老叶啊，你没有走，仍在这大瑶山，仍在大瑶山老

乡们的心里，仍在你的老友们的心里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蔚林系海南省

文联原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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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作家

张家界还是大庸的时候，老城周边的风

景早已有了些名气。有“金沙春柳”“回龙夜

钟”“天门积雪”等“庸城八景”，取名一个个

蕴涵诗意，颇为讲究，其中又以“回龙夜钟”

最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回龙夜钟”一景源自城东的青龙山。山

上古枫参天，回龙观掩映其中，观中有阁有

钟，清晨薄暮，钟声回荡，余音袅袅。随着旅

游兴起，大庸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意识也日胜一日，城越扩越大，山也越来越

青，不知不觉竟融为了一体。只是回龙观日

渐残破，消失了钟声，终成废墟。直到 1995

年，回龙阁才得以重建。千禧之年，久违的钟

声在回龙观响起，激越声里共庆跨年。

现如今，青龙山已建成城市森林公园，

每天休闲散步游玩者络绎不绝，只是身在其

中 ，已 鲜 有 人 知 晓 此 山 即 为 昔 日 之“ 青 龙

山”。因为在人们的心中，“烈士塔”演绎成了

青龙山的另一个新名称，成为了屹立的另一

座丰碑。

其实烈士塔建成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八

六年，大庸市人民政府在青龙山顶动工修建

革命烈士纪念塔。是年三月三日动工，建设

者不舍昼夜，仅半年就竣工建成，同年十月对外开放。烈士纪

念塔塔尖如刺刀直插云霄，鲜红的五角星矗立于塔尖，塔身

正面是廖汉生将军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背面

则是仿毛泽东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塔座有三

层，呈金字塔状，最下层是大青石基座，第二层正面镌刻着碑

文，其他三面分别刻有“鸡公垭战役”“百姓欢迎解放军入城”

“工农兵建设新大庸”三幅浮雕。第三层正面为萧克将军题写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整座塔高 23 米，像一把钢枪，随时等

待击发，在这青山之中显得格外威严挺拔。塔依山而建，山却

以塔而名，显然是对烈士英灵的慰藉了吧。

烈士塔周边还有烈士纪念馆、烈士墓群、无名烈士纪念

碑等，位于北面的是六角形烈士名录亭，石碑上刻着 1662 名

烈士的英名。

从庸城走出的先烈中，最典型的当数侯清芝一家八口，

他们是：父亲侯昌千，母亲殷成福，叔父侯昌贵，侯清芝及妻

子刘大妹，大弟侯清平，二弟侯宗久，妹妹侯幺妹，最小的二

弟只有五岁多。1934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解

放大庸，建立革命政权。侯清芝、侯清平和侯昌贵参加红军，

长征出发前，分别担任班长和副官，侯昌千和其他家人编在

家属连，组织上多次动员家属连人员分散回家，侯昌千对贺

龙表硬态：我一家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就

这样，一家八口一个不少地随二、六军团于 1935 年 11 月从桑

植出发，开始了长征。

长征路上，侯昌贵因腿部负伤，过雪山时牺牲。侯昌千身

受重伤，与侯宗久一起被甘肃成县何天颂家收留，侯昌千因

伤势过重牺牲后，侯宗久被何天颂夫妇收为养子。刘大妹由

于怀孕行动不便，常常掉队，只能躲藏在老百姓家里，生下的

男孩被寺院收养，而刘大妹其后在寻找红军的途中下落不

明。当这名男孩找到亲人相认时，已是六十八年以后了。

侯幺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其母亲殷成福掉队，沿途

乞讨，历尽苦难，来到陕西富平才找到红军队伍。侯清芝一路

上顽强苦战，九死一生。一家八口，到达陕北的只有侯清芝、

侯清平兄弟和母亲殷成福。庸城刚解放，侯清芝就受命回到

家乡，担任大庸县第一任武装大队长，剿匪保平安，开启了庸

城建设的新征程。1987 年因病去世时，庸城万人空巷、自发

沿街相送，这也是家乡人们对侯清芝、对这个英雄家庭最质

朴的告慰！

走在墓区凭吊英烈，你不难发现，这些英勇的先辈，大多

是在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就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而足以让英灵欣慰的是，烈士纪念塔下的这座城，一派

欣欣向荣，成为了驰名世界的“张家界”，诚如回龙阁里的那

副对联所描绘的景象：回转乾坤使锦绣河山尽来眼底；龙腾

宇宙喜千秋盛世就在今朝。

今日冬阳正暖，有群友盛邀——“一起爬山去，就去不

远的紫云峰。”我和几个朋友迅速响应，半个小时后，我们

一行五人踏入了紫云峰这场冬的盛宴。

紫云峰森林公园位于冷水江城市东北部，属于雪峰山

余脉，海拔 568.1 米，林木茂盛、视野开阔。其四时之景各

异。春来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其山腰处的樱花园就是摄影

爱好者的天堂；夏季绿意盈盈，雾绕翠岗，尤其是“爱情小

道”上清风徐徐，暑气全无；秋来层林尽染，斑斓如画；冬至

玉树琼花，银装素裹，是一幅变幻多姿的迷人画卷。

欢声笑语中，车子沿着山路蜿蜒而行，扑面而来的是

略带一丝寒意的山风和多姿多彩的山色，我数次叫停，跳

下车来拍照。镜头里的茅草花白中带着微黄，如同满是故

事的旧时光。

把车停在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红色的水杉。

只一眼，它们便惊艳了我。只见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在路旁，

树叶红得绚丽而娇媚，尤其是其挺拔、直上云霄的树干，无

时无刻不在向游客们展示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力。

再往上登山，即到了香火袅袅的紫云庵共荣殿。有善

男信女跪在佛前，祈求所愿。梵音阵阵，让人心静神闲。

沿着庵旁的小径继续登山，大约走了五分钟，就到了

台阶式观光栈道的入口。栈道两旁林木茂密，其中以高大

的松树居多。

到达观景台，远处的群山、河流及山脚下的村落尽收眼

底。一栋栋民房鳞次栉比地分布在景观上。每一栋房子都有

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红色屋顶及灰色立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白色瓦顶反射阳光；蓝色屋顶格外醒目。一些树木点缀着，

前景是长着红色树叶的无名树。红姐说，这是红花，我反驳

道，这是红叶。同行的大哥见我们争论不已，便给我们讲了

一个故事。

他说，曾有一寺院，南有莲池，盛夏之时，莲花便会纷

纷盛开，成了寺中一景。而方丈异于常人，只见他独坐莲池

东侧，东侧只有莲叶，不见莲花。最让人纳闷的是，方丈居

然背对着莲池。众弟子皆不解，问其故。方丈曰“叶即是

花。”弟子们还是不解，再问不答。一小和尚却仍厚着脸皮

追问方丈：“您为何背对莲池，也不看看这婷婷莲叶？”方丈

言道：“叶在心中”。小和尚恍然开悟：“叶非花，花非叶。叶

即是花，花即是叶。”方丈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我们听完后皆沉思良久。

沿着栈道继续前行，忽然，前面出现了一道道光柱。原

来是太阳透过树枝的缝隙而出现的“丁达尔”效应。此时，

我眼前的这棵松树仿佛具有了神秘的金光，那闪闪的尖梢

摇曳生姿于蔚蓝的天空之下，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充满了

生机和神秘。

下山途中，山路旁一丛盛开的腊梅吸引了我们的注

意，只见它开满了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儿，花瓣有点厚，清

香扑鼻，我想它是在悄悄告诉我们春天快来了吧。

乡情
熊一欧

我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你若要问我：“你的家乡是什么

样子的？你对家乡有什么感情？”你还别说，在此之前，我真不

知道我的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想来想去，无非就是几座不

高不矮的山，几片不密不疏的林子，几栋不洋不土的房子，几

处不清不浊的池塘。还有一条不宽不窄的水渠，悠悠地从门

前流过，水渠上架着几座不大不小的桥。因为每次住的时间

不长，可以说这就是我对家乡固有的不深不浅的印象。

一次特殊的机缘，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老家。起初，我

不太喜欢外出。可渐渐地，我发现乡下的生活不像城里一样

只有窄巷、水泥路、高楼、玻璃墙……在乡下，我的活动范围

更大了，看到的东西也更多了。

乡下的时间走得慢，慢到我可以看一株茶花树，从几颗

花苞中间透着隐隐约约的一点红，到一颗花苞率先开放，再

到满树茶花争奇斗艳，与不远处另一株同时开放的茶花遥相

呼应。我还可以看池边的桃花，从一枝独秀到满树芬芳。天气

暖了，去乡间的路上走走，蓝天白云之下，有蜿蜒的山脉，“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阵风吹过，惊起一树飞鸟。昆虫的

领地在半空，以一个个菜园为中心，四下舞动着。路的中间和

路边的石子里也长出了不知名的野花。

在这一派欣欣向荣中，连自家院子也有了几分趣味。清

晨，一轮红日从东山升起。若是先一天下过雨，第二天早上就

会起雾，不说田野、远山在一片茫茫之中，就连地坪上都结了

一层轻雾，如一袭薄薄的纱。美景往往能给人以灵感，我们将

书房称为“接山堂”，把准备放酒的房子称为“金樽洞”，把整

个房子起名为“接翠园”。晚上，我爬上了老家后面的山，夜空

繁星闪烁，偶尔有一架飞机从夜幕划过。地上仿佛为了应和

天上，也是星星点点——远处公路上的车灯、家家户户房子

里的灯、池塘边若隐若现的渔灯……

到了农历三月三，家乡人一定要吃“荠菜煮鸡蛋”，认为

可以百毒不侵。我终于知道陶渊明为何如此热爱田园生活

了。

通过这一次两个多月的乡下生活，我发现我的家乡是美

丽的、灵动的、舒适的、丰富的。我对家乡产生了浓浓的爱和

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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